
乃昆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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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好的预感如同电流一

般传遍全身，我能感觉到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种感觉，

跟我当年听到大虎进了医院时的感受一模一样。我立刻推开阿

果，抓着她的肩膀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阿果转过了身去，低垂着头，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她越是沉

默，我就越是如同喝了一碗冰雪。

「乃昆是在一场拳赛中，被人给打死的。」良久之后，阿果缓

缓说道。

外面北风呼啸，吹的车窗冰冷。

大年初四一过，我跟阿果就动身回天津。我妈一个劲的埋怨我

每次都是来了几天就走，我说妈，下次来我一定多住些时候。

我妈又说对阿果一定要好，我说知道。

回到天津，我直接去找李哥，一进门我就说：「李哥，你告诉

我，乃昆是不是被人打死的？」

李哥一愣，问：「谁告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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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阿果。」

李哥沉默了。坐在那里只抽烟，不说话。

我又问了一遍：「李哥，告诉我，乃昆到底是不是被人打死

的！」

李哥只是抽烟，一根接着一根，连续抽了三根之后，他打开电

脑，从隐藏文件夹里打开了一个加密视频。

那是拳赛的现场录像，杂音很多，很嘈杂，听的出来人声鼎

沸。乃昆跟一个身材要比他强壮很多的人对战。那人虽然强

壮，但动作非常敏捷，在攻防之间几乎滴水不漏。看的出来，

乃昆打的并不轻松。在四分二十秒的时候，那人用拳法撕开了

乃昆的防御，接着一个扫腿踢中了乃昆的肋部，乃昆的身体陡

然一晃。三分之一秒后，那人用毫无变化的连腿高扫踢在了乃

昆的头上，乃昆倒地。一直到视频结束，乃昆再也没有站起

来，就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躺着。

我看着视频最后静止不动的画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强悍的如同怪物一般的乃昆，我的那个长的好像难民一样的教

练，就这么挂了？就这么连让我最后一面都没见上的挂了？他

的妻子，他的家人，他的泰国……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吼了起

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告诉你们。」李哥一脸平静，看着我

将要扭曲变形的面孔：「告诉了你们，除了让你们愤怒，让你

们难过，还能怎么样？事实已经发生，谁都不能改变结果。乃



昆是死了，可你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我不告诉你们，也是为你

们好。」

我指着电脑屏幕上定格的画面，一字一句的说：「我要跟那个

家伙打。」

「你知道他是谁吗？」李哥没有接我的话，却反问道。

「我不管，我要跟他打。」我紧紧的咬着自己的牙，感觉整个

身体都在震荡。

「蒙古拳手，绰号芯片。一百三十五场战绩仅有两败，其中三

十次击毙对手。攻击力和爆发力都异常惊人，在亚洲拳场几乎

毫无对手。」李哥点了一根烟，继续平静的说道：「他之所以

被叫做芯片，是因为他的攻击和防守都无懈可击，滴水不漏，

严密的如同电脑程序。这也是他最为可怕的地方，许多拳手都

死在了他那惊人的精准判断和瞬间摧毁上。」

「为什么，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给乃昆安排这场拳赛？

你为什么要给他找一个这样的对手打？！」我控制不住的吼了

起来。

「西毒，我是你的老大，但我却不是所有人的老大。离开了天

津，我就什么都不是。这种高级别拳赛不是我能操控的，我只

能算是参与者之一。乃昆跟你们打的拳赛不一样，他打的都是

这样的高级拳赛，里面的资金流动量非常大，有很多社会上层

人士参与其中。」李哥顿了顿又说，「比赛之前有人做了手

脚，对手的消息被封锁掉了，我跟乃昆都不知道对手是谁，直

到上了拳台……但那时候知道，什么都晚了。」



「是谁封锁的消息？是谁动的手脚？」我愤怒的问。

「永远都不知道是谁做的手脚，真相永远不会摆在你面前。但

我可以告诉你，你们曾经得罪过的两个人，姓秦的那个，和他

的拜把子兄弟陈副局长，芯片是这两个人联手请过来的拳手。

他们两个在芯片身上下了重注，那一场拳赛让他俩发了大

财。」

「这两个王八蛋！」我狠狠的咬着自己的牙，狂躁的愤怒让我

一阵眩晕。

「西毒，我现在都告诉你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改变不

了。姓秦和姓陈的两个人黑白通吃，他们的势力你是惹不起

的。你稍有点动作，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治死你。别忘了你

已经得罪过他们一次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李哥我如

果硬跟他们对着干，不仅我倒霉，跟着我的兄弟们都得倒霉。

我太明白你们这几个家伙的暴脾气，所以才把这件事瞒了过

去。」

「李哥，我要跟芯片打。」我知道那两个家伙我动不了，但对

于这个拳手，还能给我一个拳台让我与他相搏！

「你跟他打？你不想活了，找死吗？！」李哥的口气严厉了起

来。

「我不会死，我要跟他打！」我又狠狠的重复了一遍。

「你这是找死！」



「我要跟他打！我要跟芯片打！」我对着李哥狂吼起来。

李哥「霍」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我骂道：「你找死，你想死

就去死我不拦你，可你想过阿果没？你要死了，阿果怎么办！

你要是没死，落得个残废，难道让阿果伺候你一辈子？」

我愣了。我的思维好像被石化了一样，每跳跃一下都需要费很

大的力气。是啊，如果我死了，阿果怎么办？不仅是阿果，还

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兄弟，王辉，凶器，拐子……我往

后倒退了几步，靠在墙上，痛苦的揪着自己的头发。

是啊，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心里的挣扎和痛苦让我泪流满面。我

倚着墙壁蹲在了地上，狠狠的揪着自己的头发，看着李哥，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从来没有如此的憎恨过自己，憎恨自己的软弱，憎恨自己的

无能，憎恨自己的一切。我怕了，在那个时候，我真是怕了。

我害怕失去阿果，我害怕失去家人，我害怕失去一切。但我又

眼睁睁的看着乃昆无声的死去，就在我的眼前。他是我曾经的

教练，我的目标和我最敬重的人，在我进入黑拳的世界时，他

一度是我的精神寄托。这种抉择的残酷好像一只鳄鱼，狠狠的

咬住了我的灵魂，拼命撕扯。

李哥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摸着我的头发，甚至是有些可怜地

说：「西毒，听李哥的话，这事你就当着没见过，忘了吧。你

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够了。我够了。我不想在挣扎中活下去了。作为一个从来就没

有能力左右自己命运的男人，我不想再对命运妥协下去。阿果

是我的女人，她是属于我的。可我的灵魂却即将不属于我自

己！让我忘了？一个在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男人，我怎么能

忘？如果我选择忘记，那这一生要如何面对自己！我要怎么样

逃避剩下那几十年的折磨？

你让我装着没见过？

我他妈的是个男人啊！

「李哥，我要跟芯片打，你来安排。」我死死的抓着李哥的肩

膀：「我绝不后悔。」

「西毒，你……」李哥看着我的眼睛，叹了一口气，「你是初级

拳手，他是高级拳手，你是没有资格跟他打的！」

「给我半年时间，给我接拳赛，什么样的我都打！只要半年，

我就能打到高级拳手！」

「西毒啊，你他妈的这是何必呢！」

「李哥，我不光是为了乃昆，我也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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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我没有再对任何人提起，不管是小妖还是凶器。让他

们知道了于事无补，就让我一个人扛着行了。以小妖那脾气，

要是知道了，我真不敢确定他会不会拿把刀，把那姓陈的捅成

一马蜂窝。凶器看似冷静，脾气要暴起来谁都拦不住，当兵下



来的本就是桀骜不驯的主。至于拐子，在号子里打架那次让我

彻底的见识了他的本性，一打红眼，就是奥巴马站那他也敢

上。

回到住处，我什么也没说，但阿果已经从我的眼中看出了一

切。她抱着我，疯狂的吻我，脱去我的衣服，跟我在床上无比

激情的疯狂。疯狂过后，阿果趴在我身上哭了，她流着泪说：

「我真不应该告诉你。」

我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宝贝儿别哭。」

阿果紧紧的抱着我的身体：「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

「你说。」

「第一，你一定要平安无事。第二，这件事情以后，你退出，

跟我一起过普通的生活。」

我紧紧的抱着她，用力说道：「我答应你。」

我去了一家纹身店。我终于明白小妖他们为什么都要纹身了，

原来一个纹身，真的能够寄托一种信仰。我在背后纹了一尊秀

骨清像的菩萨，不管结局如何，我都希望她能拯救我的灵魂。

十多天之后，纹身完成，我背对着镜子转头看去，后背那清秀

菩萨的曼妙姿态，却是像极了阿果。

原来我总是自卑，跟他们比起来，我如此苍白，是一个没有故

事的人。但现在，我可以说，我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



我进入到疯狂的训练模式中，每天都逼近自己体能的极限，在

寒冷的冬天里一样是挥汗如雨。巨大的压力迫使我最大限度的

开发体内的潜能，因为在半年之内，我要让自己打到高级拳手

的级别。

初级拳手和高级拳手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从出场费来说，高

级拳手的一次出场费几乎是初级拳手的十场收入。而他们之间

的界定其实跟出场次数无关，区别只是名气的大小。如果你默

默无闻的打上一辈子三流拳赛，你永远也成不了高级拳手。但

是如果你有名气，在圈子里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够吸引到那些

有钱人参与到拳赛之中下以重注，那么你就是高级拳手。假如

泰森进入到这个圈子里，就算他一场黑拳比赛的战绩都没有，

但以他的名气来说，他就是高级拳手。

对于我来说，想要成为高级拳手，只有通过不停的比赛，努力

使自己跻身于一流拳手之列。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那些赌客

们的关注。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李哥才有办法安排我跟芯片

的对战。

没人逼我，我自己在逼自己，这种心底传来的压迫感比任何逼

迫都更有用。原来在训练的时候，我偶尔还偷偷懒，但是现

在，我每次训练都会逼近极限，想松懈一下时都感到如芒在

背。

我的疯狂训练和大量拳赛让凶器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不明白我

为何要这样。面对他们的质疑，我敷衍道想多赚一点钱离开这

个圈子，然后跟阿果结婚。凶器对我的话不置可否，他只是一

遍一遍的劝告我，不管怎么样，不要太玩命，身体才是革命的

本钱。



我的目标是强悍的蒙古拳手，芯片。我在李哥那里又看了不少

他拳赛的视频，这个家伙果然是一个狠角色，在场上的他极为

冷静，攻击和防御的时机都抓的无懈可击，并且拳腿力量极其

具有摧毁性，对于在站立状态下击倒的对手，他从来不予以追

击，但那些倒地的拳手却没有一个能再次站起来。

李哥每当这时候都会吹耳旁风，说算了吧西毒，不要再为难自

己了，还是踏踏实实的活着吧，如果你不想打拳赛了，好，你

可以离开，我他妈的送你一套房子。我说李哥你不用再对我说

这些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我，你还是赶紧给我安排下一场比

赛吧。

有一次李哥实在被我惹急了，端着一杯咖啡就泼在了我身上，

大骂：「他妈的，如果出来混的都像你这样，早就他娘的死光

了！」

我平静的对他说：「李哥，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混的，我就

是一个拳手。」

为了对付芯片，我必须要让自己的反应更加迅速，打击的速度

更狠更快。我可不想在他面前就像一个抓不到对方空当的沙

包，只有干挨打的份，到最后像木头桩子一样倒在他脚下。除

了狂练在无氧状态下的连续重击，增加深蹲和卧推的重量以

外，跳绳、长跑、跳台阶、变速跑，以及持续二十五分钟以上

的连续空击这些有氧运动也是我每天必练的内容。

虽然黑拳擂台上的对战几乎都能在两三分钟内解决，就算时间

长一点的也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没有一个拳手会忽视耐力的训

练。充沛的体力是施展一切技术的根本保证。在拳台上以命相



搏的那几分钟，消耗的体能相当于连续的百米冲刺。如果你在

面对对手的时候没有了体能，只剩下气喘吁吁的份，那就等于

被宣判了死刑。

在拳台上，我不再思考任何有关哲学以及人生的毫无意义的话

题，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对手，用我的重拳和扫腿

让对手永远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原来对于这个圈子，还抱

着一丝自爱自怜的悲悯，可是乃昆的死让我开始憎恨，让我憎

恨所有站在这个拳台之上的男人。我对于对手再也没有任何同

类相惜的同情，对于倒在我面前的对手，我再也不去管他到底

是晕了，还是死了。

对于爱好格斗的人来说，黑拳的残酷简直就是整个格斗界的耻

辱。在这里，没有荣誉，没有花环，没有掌声，除了复仇，就

是赤裸裸的金钱流动。你活下去，一掷千金；哪天你死了，默

默无闻。

小妖跟我实战练习的时候开始面有惧色，他说我眼神冷酷的让

人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我说难道你还渴望拳台上的对手给你一

个拥抱？小妖摇摇头，说不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小妖拒

绝跟我实战，他只是给我拿靶。小妖说，西毒，你怎么了？你

变了。

是的，我变了。当一个人处在底层的时候，他不会改变什么；

当一个人处在高层的时候，他也不会改变什么。而当一个人要

从底层向高层攀爬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改变。

我能感觉到，我在逐渐变强，好像被开刃的弯刀一样日渐锋

利。这种感觉是我自信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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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切切实实的认识到自己强悍的，是在一场李哥给我安排的

拳赛上。

这是一场初级拳赛，但又不是一场普通的初级拳赛。可以说，

这场比赛是初级拳赛通往高级拳赛的敲门砖。比赛的对手绰号

「卡簧」，曾经得过全国空手道道馆邀请赛的冠军，可以说是

京津一片初级拳赛的王者。

卡簧，就是一种侧跳的弹簧刀，玩不好就会伤到自己的手。我

拿着他的资料问：「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倒霉名字？」

「别小看这个家伙，」李哥沉声对我说：「这家伙手上死过

人。」

击毙对手，这样的事情在初级赛圈子里并不多见，除了一些实

力特别强的，或者是天生有暴虐心态的人能干的出来。当年被

阿强打残的牛头狗就属此例。那这个卡簧属于实力特别强的，

还是属于心态暴虐那种类型的呢？

只有等上了场再见分晓了。

那场拳赛在初级圈里算是搞的比较大的，起码还给了一个正规

的拳台，帆布台面的，围绳也很有弹性。在很多时候，我们打

的比赛就直接在水泥地上，有的拉上几根粗劣的铁丝就算是圈

起来的围绳，跟兽栏一样。相比之下，这次算是对拳手的优

待。

李哥开着车亲自送我过来。我明白，这次拳赛从某种程度意义

上说，很重要。我若是赢了这次比赛，便可以告别初级拳手的



身份。

「上去吧，好好打，别留手。」李哥拍拍我的肩膀。他的声音

听不出来是个什么态度，很深沉。但我想，李哥一定也不知道

自己是个什么态度。他希望我赢，拳手需要胜利。他也希望我

输，输了之后就不用面对凶残的高级比赛，不用面对强悍的芯

片。

在场内的喧闹声中，我从容的跨进拳台。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内

心，杀气腾腾。这种感觉让我很舒服。

卡簧上场了，穿着一身白色的空手道服，左侧胸口还绣着三个

黑色汉字「极真流」。他面无表情的看着我，转动脑袋活动了

一下颈部，那眼神很冷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手。

卡簧解开道带，脱去空手道服扔下拳台，露出训练有素的上身

肌肉。结构明朗，线条清晰，隐隐的蕴含着强劲的爆发力。他

就是初级王者，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摧毁他，一

股血腥的味道慢慢的在我口中弥漫。

我现在也开始变得嗜血，但我丝毫不感到奇怪。

比赛开始，我轻轻的点着刺拳，不断的试探着卡簧的动作，卡

簧跟我的想法一样，步伐稳健的在我身边游走。对于自己不了

解底细的拳手，开场的时候必须试探一下。否则贸然冲上去，

碰到高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卡簧忽然往后一退，我看准机会向前冲了过去，他却突然一个

转身，速度快的如同跳刀一般的反身蹴向我蹬来，「砰」的一



下正踢在我的小腹上。我有点明白他为什么叫「卡簧」了，看

来这个绰号是形容他突然而迅猛的腿法的。

反身后蹴，在实战中属于技术比较复杂一类的腿法。隐蔽性

强，看准机会使用，能在某些时候取得理想的杀伤效果。刚才

他的一个后退，其实就是引诱我上前的一个圈套。

我被他一脚蹬的踉跄后退，身子撞在了拳台边的围绳上。我并

不是抵抗不住这一腿的冲击，而是没有必要去硬挡，往后撤了

几步借以消散刚才的冲击力。卡簧顺势上步，一记后扫腿朝着

我腰腹踢来。我提膝格挡，看到卡簧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这家伙的腿硬度不够。我一直长时间的艰苦训练终于开始凸现

成果。

我开始转入反击状态，势大力沉的左右扫腿朝着卡簧一顿乱

抽，他每次用小腿或者手臂防御的时候，脸上的眉头都会紧皱

一下，我知道即使防御，他也在承受我的重击带来的痛苦。在

我连续扫了十几腿后，他开始后撤躲闪，已经不敢再防御我的

重击。

我立刻跟上，一个左摆拳朝他头打了过去，卡簧没有后撤，他

看准了我瞬间暴露出来的左侧空当，狠狠的一腿扫了过来。他

刚才给我下了一个套，我也给他下了一个套——我顺势向右一

滑步卸去他的力量，然后左臂紧紧的夹住了他踢过来的右腿。

或许很多人认为我此刻要「接腿摔」，但那种只适合得分的技

术在黑拳的擂台上根本无人使用。我左臂夹着卡簧的小腿，往

前上了一步，右肘朝着他大腿的膝关节狠狠的砸了下去！



「咔！」发出了一声脆响，我不知道是撞击的声音还是骨骼震

裂的声音。我出手极快，卡簧根本来不及抽身，只能下意识的

发出了「啊——」的一声惨叫，可是这声惨叫都没有喊完，就

被我松开左臂紧跟着的一记反身砸肘狠狠的盖到了脸上。

卡簧「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身体蜷缩着，一只手捂着脸一

只手抱着大腿的膝盖，看起来十分痛苦。我嗜血的心里忽然泛

出来一丝同情，但马上就被我强行镇压了下去。

卡簧用脑袋顶着台面，双手扶着腿想站起来，捂过脸的手抹的

白色的空手道裤子上全都是血。我冷冷的看着他努力了半天，

还是没有成功，终于又瘫软在了拳台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我胜了。初级拳赛的王者在我面前没有超过两分钟便倒地不

起。长期以来如同苦行僧一般的训练终于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

孔。我走下拳台，看着场内一个个兴奋的观众，我能感觉到自

己的嗜血，但也不可抑制的涌上来一阵悲哀。

这悲哀附在嗜血之后，如同结疤之时的新肉。

回到住处，阿果光洁的身体如同绸缎一下铺盖在我身上，她的

手从我布满淤青的肌肉上慢慢滑过，一阵酥痒钻进我的心里。

「雕栏粉淡画檐轻，美酒琥珀夜芙蓉。

饮罢更爱秋寒晚，十二楼上照月明。」

我一惊，随即想起来了，在前年跟李哥在芙蓉楼喝酒的时候，

李哥喝高了，知道我平时能写点东西，叫服务员拿来纸笔，非



要让我即兴赋诗。我当时也是喝的上头，大伙又高兴，乘着酒

兴就随便写下了这首诗。当时阿果也在场，不过，她怎么记得

那么清楚？

「你怎么还记得？」我问。

阿果贴在我胸口，幽幽说道：「十二楼上照月明。多好的句

子。那天看到，不小心就记下了。」

「这么说，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我了？」我摸着阿果的头

发笑道。

「嗯……当时李哥去跟温州女老板谈判后，他惟恐事态不好，让

我从你们当中挑一个人当保镖，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了

你。」

「呵呵，怪不得呢，李哥为什么会安排我保护你。这么说来，

是你先对我有意思的哦。」我笑道。

「耍赖。」阿果用拳头捶着我的胸膛：「你不是说见我第一眼

就对我有意思了吗？」

「是啊，那真是一个意外。」我闭上眼睛回忆着。那时候的阿

果，颓废的模样让人心疼。

「对了，阿果，你不是说以前读大学到大二吗，后来为什么不

读了？「我想起来了这茬，好奇的问道。

「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嘛。」她的口气有些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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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好吧……我以后不说了。」我明白阿果不愿意提及过去，

谁都有不想回首的往事。

「我戒烟了。」阿果忽然对我说道。

「好事啊！」我一个翻身把她压在了身下：「那可得干点啥庆

祝庆祝。」

「你说，我们以后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阿果轻轻揉着我

的头发。

「肯定能。」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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